
清明忆烈士◎

□

应跃鱼

每周一图《土地的涡旋》
徐金星 摄

2018年4月5日 星期四

编辑：高婷婷 电话：87138730 Email：1214019711@qq.com 15五峰走笔

悲伤

爷爷奶奶墓前一汪清泉。

我们和爷爷奶奶说一句，

一只青蛙就嘎嘎两声

——但我们看不见它。

仿佛是爷爷奶奶的灵魂

借助它的声音回应着我们——

他们依然看得见

人世的悲欢。

清明来到山上总是很沉默。

我们坚忍地活着，

总怕辜负了什么。

老人走了，新人来了，

青山依旧是青山，

微风，阳光，漫山遍野的花朵。

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，

也许我该微笑着。

春暖花开
（外一首）
□陈星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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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鹃花又红了，柳枝挂绿，

油菜花大地铺金，到处可见到

祭祖扫墓的人群，我却猛然想

起我熟悉的李文华烈士，他是

解放战争时期永康最出名的英

雄烈士之一。

我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

的人，亲眼看见牺牲的烈士有

三五个。唯独李文华牺牲之壮

烈，让我真正懂得什么是抛头

颅洒热血!

李文华壮烈牺牲，屈指算

来 已 整 整 70 周 年 了 。 那 是

1948 年农历八月十二，六支队

长应飞带领一批人在芝英活

动，李文华是随员之一。当夜

11时，忽听石板街那边枪声响，

地下党员世梓哥说出事了。他

带我赶到现场，我才知道是国民

党兵携枪袭击时被击毙了。世

梓指着提木壳枪的战士说：“他

就是李文华，六支队的神枪手。”

从此，李文华那光辉凛然的形象

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。这就是

我与李文华生前的唯一邂逅。

谁知两个月后，李文华在

大塘下战斗中牺牲了。大塘

下战斗是一次遭遇战，李文华

被包围在一幢民房里。“剿匪”

部队是国民党的国军浙江保

安 部 队 ，由 副 司 令 陈 茂 林 督

战，李文华在屋内先后击毙三

个敌兵，敌人毫无办法，最后

火烧房屋。李文华被困弹绝，

冒火跳楼被击中牺牲。敌人

围击李文华时丢了三条命，对

顽强的他恨之入骨，残暴地割

下 了 他 的 头 ，用 铁 丝 穿 过 耳

朵，将滴着鲜血的烈士头颅，

挂在芝英戏台上，放言要用李

文华的头颅祭奠被他击毙的

三个国民党士兵。这就是所

谓的“头祭追悼会”。

地下党获悉敌人丧心病狂

的行动，决定动用我在镇上的

特殊身份设计破坏。“头祭”那

天，台上挂着李文华血淋淋的

头颅，台前供着三具国民党兵

的棺材，市基站着约百余被胁

迫来的百姓。活祭开始不到半

个时辰，在我们的暗中操作下，

台上灵堂白布随着鞭炮齐鸣起

火，台前大乱四奔而逃，“头祭”

不成而散。

李文华高大的英雄形象和

宁死不屈的精神，深深印在我

的心头挥之不去。对李文华烈

士的惋惜和敬意，让我对成功

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

而倍感自豪。

现在，李文华烈士英勇牺

牲已整整 70 周年。让人告慰

的 是 ，他 们 抛 头 颅 洒 鲜 血 为

之 奋 斗 的 共 和 国 ，在 以 习 近

平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领 导 下 ，

强军富民全面奔小康。我与

战 友、同 志 亲 赴 陵 园 缅 怀 先

烈 ，一 是 为 了 铭 记 历 史 不 忘

初 心 ；二 是 寄 希 望 于 后 辈 们

奋发有为，勇于担当，为全面

奔 小 康 而 奋 斗 ，以 告 慰 烈 士

英灵。

——清明特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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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一炷香

念念有辞

阳光明媚

群山起伏

我的悲伤是一簇簇

割了又长的牛筋草。它时常跑出来

它会变成一只只会飞的虫子。

萦绕着你的影子哭

回忆像切割一个人的泪腺。

时常带着人往回跑

外婆家的大鹅整夜叫着，小脚的外婆

坐在屋檐上，被外公骂着

这个可恨的家伙欺负了外婆一辈子

我们烧纸，祭拜

期间花喜鹊穿过麦田，

我向你说着往事，但你不会出声

柳絮，花斑蛾熙扰着

人间慈爱

这值得活着的人间，

妈妈，如今我变成了盛年的你

在暮色的晚风中，

代替你

在这喜悦的人间活着。

□于海棠

清明

◎一夜风来天乍凉

（下

）—
—怀念敬爱的洛夫先生

（上接 3 月 30 日五峰文学副

刊）流光易逝，流年似水。2017年

的正月，年意尚未褪尽，我正埋首

于和静轩，突接洛老寄自台北的

一封信函，内附一帧他新写的书

法。掬而观之，所书内容居然是

本人上一年秋日吟咏并奉寄予他

的玉簟秋一词。其时正逢长兄离

世，心中悲凉，有感而咏，略寄哀

思。殊不知，洛老展读之余，专门

书之惠我，令我欣喜莫名。特录

诗文及洛老点评如下：

玉簟秋 秋意

一夜风来天乍凉 ，竹影揺

窗，月华如霜 。孤灯苦影掩群

芳 ，薄雾茫茫，虫寂星黯。

秋荷声咽水天长，屋角悲蝉，

一树桐黄。残宵酒醒待天光，满

腹愁语，谁与言欢。

秋深夜凉，披衣独坐，遥思漫

念，盼待天光。得句数行以纪。

忠良作《玉簟秋》词，颇具宋人

风味，言真意切，情景交融，一腔愁

绪，满纸秋意，虽自谦为无痛呻吟

之作，但余深赏之。其实一部宋词

又何尝不多为无病之吟。

丁酉初春书于台北 洛夫

回想这几年，与洛夫老先生

的忘年之交，点滴心头，温暖如

春 。 他 待 我 如 子 ，我 亦 视 之 如

父。去年夏天，我去温哥华，本以

为与回温哥华小住的洛老夫妇可

以 再 度 聚 首 言 欢 ，一 解 思 念 之

苦。不曾想，等我抵达，洛老夫妇

已于稍早时候匆匆回返台湾，错

失了一次重逢的机会。洛老虽年

事已高，但身体一向很好。此前

每日独自驾车前往泳池畅泳。除

了英文好，他也与时俱进，微信等

现代通信运用得十分熟溜。以往

我发给他微信，他都有回复。偶

尔也会发一些其他内容给我。但

自从去夏以来，他的微信似乎基

本处于静默状态，这令我多少有

些诧异兼有小小的忧虑与不安。

想要致电，当年居然没有留下他

台北的电话。几度向朋友讨要也

是未果。直至今年春节，我再发

微信向洛老夫妇拜年致贺，并让

他把座机号码发我。这一次，终

于等来了回音。一打开却是干妈

洛太的语音留言。感谢和新年祝

福之余也把宅电报我。欣喜之

余，我立马将电话打了过去，接电

话的是干妈。她轻声细语，言及

他们都好，眼下干爹正在边上休

息 ，这 每 日 的 午 觉 对 他 特 别 重

要。我不忍叨扰，赶紧放下电话，

一颗提着的心宽慰了许多。但这

也让我产生了麻痹：既然两老一

切都好，他日通话问候乃至探望

有的是时间。为此，还与朋友商

量，相约什么时候一起去台北，看

望洛老夫妇。

正月刚过，普罗大众的工作

生活重又转入正轨。今日一早，

我面壁枯坐，百无聊赖。遂拿出

手机翻检洛老台北电话，意欲再

度通话问候，聆听他老人家久违

的声息。料不想突然传来洛老于

凌晨 3 时 21 分猝然离世的消息。

我一时惊愕无语，寄希望此为谣

传。稍后网络民间与官方的消息

已是铺天盖地而来。我终于明

白，自己已经错过了与洛老谋面、

通话的最后机会！“老屋是得尽速

修缮了，就像善待父母和老人，你

得抓紧。否则辛劳了一辈子，现

已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一旦离我们

而去，你就会连探视与孝敬的机

会都将永远失去，令人哀婉，悔憾

终身。”自己既然曾经写下如许句

子并明白个中事理，可为何仍麻

痹如此，有此疏忽，以至懊丧、自

责不已呢？

我不忍立马打电话给洛太，

我想其时她正深陷悲恸之中，身

心俱疲，需要安静，需要休息。等

至下午 4 时许，我终于忍禁不住，

按动键盘。电话中的干妈比我想

象的坚强。她告诉我，洛老是在

去年 5 月份查出罹患肺癌的。他

们立马离开温哥华返回台北。去

医院复查，病情确诊无误。自此，

洛老的身体便每况愈下，延至今

日，终于撒手人寰。一颗诗星就

此陨落。我请干妈节哀保重，来

杭州散散心。她婉拒了我的邀

请。她明言“一年之内我什么地

方都不会去，因为我同干爹感情

很深”。我于是知晓她要静如处

子，为亡夫守孝一年。她还要将

洛老的骨灰葬于金门的墓园。金

门正是干妈的故乡，也正是因洛

老年轻之时在金门的一段军旅生

涯，二人得以相识结缘，喜结连

理。也许，还因为金门与大陆咫

尺之遥，洛老可以时时日日，隔海

远眺他朝思暮想的故土家园。

世事已矣，故人安在。“历史

睡了，而时间醒着”，这是洛老题

赠我的诗句。如今时间醒着，而

洛老却已乘鹤西归。他一辈子与

诗为伍，到老创作不辍。他是吟

咏着诗句，踏歌而走的。但愿天

国有诗，诗魔永在！


